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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记忆南京2011年」

的报告和课题（翻译）

村本邦子

立命馆大学

1. 引言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对虐待、性暴力、DV 等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与

心理创伤研究工作，已经迎来 20 年多个岁月。预防活动也一直在并行工作着，

在我的工作延长线上，都是以民间性心理创伤，历史性心理创伤为主题的研究。

我对战争问题一直很关心，主要是由我个人意识中产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一

直影响着我的工作。

参阅过去的一些详细论文（村本，2004，2008，2009，2010），通过村川治

彦先生的于2007年7月、阿曼多·沃尔卡斯（Armand Volkas）先生和HWH（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愈合历史的伤口）相遇，然后又参加于 2007 年 11 月在南

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７0 周年国际研讨会」。当时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连洪老

师、学生们的相识。让我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主题，中日两国又试办了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记忆南京 2009 年」和 2011 年 11 月「记忆南京 2011 年」举行了这

两次研讨会。本论文是 2011 年的总结报告。

本次研讨会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研究费基础（B）：以日中战后世

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科研赞助而得以实现。作为带领

人的沃尔卡斯先生、翻译兼帮助是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綾女士，同时并得到中国

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支持，大家一起制定了更有发

展性的方案。此外还有村川晴彦先生（身体教育学），金丸雄一（中日关系史），

小田浩先生（文化人类学）都来此参与，真是一个跨多学科领域的研讨会。该研

讨会由日本政府补贴而实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详细数

据分析留给今后的工作，本论文的目的是记忆一下本次研讨会，把大致的概要和

目前的考察做一下汇报。



223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2. 加强我们彼此纽带的连接和「进一步迈向和解」的进行

在 HWH 上，①打破禁忌和沉默；②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组织，而是

一个个独立的有故事的人；③让他们觉察自己在潜意识中可能变成加害者；④体

验什么是深深的痛苦；⑤表演、仪式、追悼等统一·表达和共同工作；⑥变换成

对社会的服务和创造性活动；这“和解的六个步骤”里。根据沃尔卡斯先生（2009

年）的 HWH 持续这个研讨会，譬如即使更换参加者，也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

使用 HWH 这个方法是第二次，如果包括 2007 年的国际会议的话，那么有的参

加成员已经是第三次了。包括我在内的中方日方的主办核心成员，都感到参加者

对日中这个具有连续性配合的研讨会的信赖已经超越了国境，人与人的相识加强

了友好纽带的衔接。

2009 年的研讨会中很鲜明地体现出这些，参加此研讨会的本身就是具有“打

破禁忌和沉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决定参加此研讨会，这就是迈出

最初的第一步，这个阶梯就是彼此往来的一个过程。此外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走

向阶梯的方式不同。但是只要能参加此研讨会，自然就会感觉到「彼此不是一个

团体，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拥有故事和面孔的人」，并以此感觉来促进这个过程。

作为中国人参加这样的研讨会，需要接受正要正视过去日本人的存在的这个事实，

和总括不了日本这个民族群体的认识相关；而作为日本人带着一种内疚或恐惧来

访中国，受到的却是热情的款待，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虽然是很应该的，能面

对彼此并一起感觉不同的故事，这才能更上一层阶梯。此次来参加研讨会的人，

中国方面包括居住在香港和海外生活等具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日本方面也包括

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参加者他们都亲身体会到中国对日本，这个二项对立的方法

捕捉不到的事实。

然而对于「自己内心中的加害者性」，似乎要求有个新的进展阶段。围绕着

南京大虐杀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构造中，容易形成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构造。在最初

的阶段里，这种受害者和加害者性很容易固定下来。日本方面，特别是男性与加

害者很容易认同，只有对此表达抵抗。日本女性把「自己内部的加害性」，放入

自己的内心里，直到感觉到「右翼的声音」时才开始。在 2011 年的此次研讨会中，

与中国男性共同分享时留下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朋友志愿报

名去参加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故事，「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谁

在这种场合下都会做同样的事」，他很有讥讽性地去给予肯定。另一个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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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谁都会根据情况做出这样的坏事，不只是日本人，如果是我也可能会那么

做」类似这样安慰的语言。这两个故事中都是人到了一种极端状态，谁都会有可

能成为一个残酷的加害者，这些言词已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里双方共同往

哪个方向进行，这就成了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所以没有办法」，

而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去做把自己逼向极限状态的事情」。

「深深的痛苦经历」，南京大虐杀这个事实，对于感情程度的理解深度是不

可缺少的。但参加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故事，特别是在倾听幸存者叙述时，

这种感觉会加深，那种具有象征性的追悼式似乎已达到顶峰。

「深深的痛苦」，是对受害者所经历的悲哀，也是对这样残酷加害性的悲哀，

看到了人类中有着类此残酷性罪恶时的悲哀等，是从好的角度中感觉到的悲哀。

根据纽带的加深和采用艺术表达的引导，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的子孙，此次

比上次要更相互接近了一步，打开了心扉。超越礼仪和谦逊，完成了向共同分享

述说真心话这个难题的挑战工作。表面上可以听见在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声音的背

后，各自隐藏着受了伤的孩子的声音。这是采用沃尔卡斯先生的「中国椅子、日

本椅子」这个舞台设定，治疗专家的语言促进了表达。能用肉体感受到加害者方

面和受害者方面子孙们的哀悼和痛苦。这两把椅子实现了这种可能性，让日本人

坐在中国人的椅子上，让中国人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用换位思考来促进自己自

身位置的相对化。

「表演、仪式、追悼等方式的整合、表达和共同工作」，使程序的最后整合

部分有所促进，「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变换」这个阶段，表达出对未来决心。

口译和笔译等积极地配合是这个项目的开始。今后通过岁月的流逝，期待着从参

加者中能论述出向和平活动承诺的报告论文。

3. 用艺术来帮助表达

HWH 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采用了戏剧 / 表达疗法的艺术方法。沃尔卡斯

先生说：“戏剧疗法有着娱乐的因素，娱乐作为在跨国文化斗争和解中具有许多

功能。在战争这个很深重的主题里，带入娱乐之心，成为继承集体心理创伤的解

毒剂的同时，帮助引出了参加者「儿童时」的自我状态，「恢复了孩子们接受家

长爱护的权利」有一部分被开放，对孩子们挽回了失去的纯真有很大帮助。还有

从心理创伤的印象、记忆、继承下来的集团心理创伤信息中孕育出艺术和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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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克服心理创伤最强有力的方法 ( 沃尔卡斯，2010)。

关于戏剧 / 表达疗法的有效性，在上次研讨会就有很多参加者谈到。通过超

越戏剧和艺术，用身体和作品的形式来表达，用共同拥有去促进升华。通过我自

身的体验，把历史的心理创伤不是作为抽象的普通论，而是作为极个人的东西被

理解了，通过动作发散能量，也许能够从历史的心理创伤中避开了二次受伤。

特别此次通过连续两次「中国椅子、日本椅子」的互换，把这两把椅子放在

相对的位置上，由于把椅子表面（社会上的面孔表面上的声音）和背面（容易受

伤的孩子的声音）分开使用，而相互明确了各自的立场差异，双方都能够同时表

达出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此这样的舞台设定，传播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成为多

音的安全的表达声音的装置。

此次研讨会采用了故事剧场。关于故事剧场的介绍请参照村本（2009），以

指挥者（主持角色）引导的形式，其中参加者里 1 个人作为叙述人，把自己的亲

身体验介绍大家，这样就成为参加者全体人员共有的一种结构。得到中国的一人

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的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协力，剧团团员参加了为期 4 天

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中完成了通过使用一人一故事剧场这个方法，完成了 40 人

为一个大组的研讨会会。由于带有充分娱乐性的后援参加者的存在，使参加者的

表达幅度得到了扩大。

第 3 天的夜晚，一人一故事剧场公开了演出。HWH 的最后的阶段是「向社

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改变」，由于少数研究者的参加，使得他们成为沟通感情的

带头人，并且以仪式和表演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公共活动，其影响效果波及到整个

社会。重新体会到了艺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很多参加者彼此不

相知，但是在沃尔卡斯先生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中日剧团团员的初次共演。结束

了第一天的研讨会之后，不能忘记他们每晚都此热情重复彩排的景象。在专业协

助者的帮助下这种超越国界的活动，实在让我觉得此次研讨会活动比预想的感动

要大得多。

4. 遥远的战争和当今的战争

在第三天晚上进行的「记忆南京 2011 年；日中一人一故事剧场共同演出」，

从中挑选 4 个故事来分享。结果是三个世代的故事，都没有把南京大屠杀作为故

事情节。这个 HWH 研讨会的整个流程，到此为止都设定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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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经过三天的活动，此次研讨会到这里终于演出了以三代为主角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表达出来的是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相爱的一对恋人，以留

学和经济交流的形式，使他们成为了永远分不开的亲密关系。虽然在那个狭窄的

彷徨、沮丧、犹豫中，这两个年轻人决定携手共同走向明天。「时代不同了」「世

代的更新」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让我再一次去深思如果在今后把南京作为

我们的记忆继承下去。

研讨会的第一天，比起「亲耳听过战争故事的人」群体来说，「没听过的人」

的年轻人比我预想的要多。往往认为没有听过故事的日本年轻人很多，但这次发

现在中国年轻人当中也有许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次参加研讨会的大多

是南京周边出生长大的或是作为大学生在南京生活的人，这次包括从远方来的有

着完全不同背景的，也有「对南京大屠杀不太了解的」中国人。在追悼仪式上偶

遇一个中国年轻人，在我的询问下他回答说「对战争不太知道」，他明年想去日

本学习。我们交谈了一会之后，接着是「中国人小组来进行追悼仪式」，那个年

轻人随着声音做出了某种反射性反应，他立刻加入了中国人的行列。

2007、2009、2011 年，南京研讨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亲耳听

到幸存者的故事，眼看着那些奇迹般活下来的人，这个体验比想像的还要强烈。

能亲身体验这种存在，在大屠杀博物馆和书本上代替不了这种强大力量的体验。

此外，作为日本战争幸存者叙述战争是自己的一个使命，那种宽大能够很和善地

引导参加者们鼓起勇气去面对黑暗。但是在阴暗的背后，应该有不计其数的幸存

者永远不想去面对日本人。可悲的是幸存者的人数在年年减少，我们的研讨会就

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而得以举行的，为了和平如果能够再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

那么那个时候研讨会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

如上所述，参加者听朋友说参加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都感到有些触目惊

心。当然望远世界，好多地方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这意味着许多青年都被动员

到战场（实际上许多幼小的孩子们也被动员到战场上），但好像还是有一种在遥

远的地方发生的感觉。至少从来没听说过，日本留学生自愿参加美国发起的战争，

这也许仅仅是我们缺乏想象力。通过举办三次研讨会的交流，对我来说，我很喜

爱来参会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但是当听到「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

这样的言谈，或是当想像到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拿着枪，仍然感到很震惊！

到今为止，「也许不只是南京」这样的意见受到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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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人的一生中能够面对的事物是有限的，虽然南京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但它将

超越很多意义。不要把南京的记忆相对化，请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连接整体里去，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5. 性别与战争

这次研讨会使我强烈感受到一个性别问题。通过「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

个活动，再一次听到了中国和日本的「男人」（比实际的男人更加「男性化」，

或者应该称为「属于男性分类的人」）的声音。例如，作为中国方面的「你们是

不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进攻和侵占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

家必须富强起来」。「我们永远忘不了过去痛苦的历史，我们近代不只是受到日

本，也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犯。类似这样痛苦的历史要我们反复面对，反复受到伤

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虽然最近中国和日本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然后在追悼仪式上，中国小组都举拳头发起誓来，无

论怎么解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但还是令人感觉震惊的场面。

事实上，于 2011 年 8 月在苏州举行的「第三届表达性心理治疗   国际学术研

讨会」，我和笠井綾女士还有 200 名参加者举办了 HWH 的工作坊。当时在那个

群组里，一个中国男性呼吁「大家想过没有，为何三十万中国人连反抗都不想就

被杀掉？！」另外一位中国男性又发起号令「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必须得强大起

来！」，于是很多中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其他群组的人，虽然不懂

语言，但是被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的沮丧、怨恨、痛苦和悲那种感情的力量所压

倒。本学会会长山中康裕先生在学会的闭幕式上时讲话：「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

个没有资源的小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日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你

们已经足够很强大了。还有必要比现在更强大吗？今后请多和善些」。在那个学

会上，中国的男性是如何去倾听这位日本智慧丰富男性长辈的讲话的呢？我们不

得而知，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方面的声音非常相似。从椅子的外面「在干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

事情，怎么去道歉？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虽然战争失败，输给了美国，但没输

给中国。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成功，你们不也富强起来了吗？」。从椅子背面「不

想被人看见的拼命用盔甲去隐藏弱点，任何事情都不想接受。当然更不想接受现

实。不希望自己的脆弱被人发现，被人利用，被人歧视。自己真正的弱点不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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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即使是日本制造的产品，很多都是

在中国生产的。食品如果不从中国进口名我们甚至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一定知

道这些事实，所以才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再过 100 年，日本可能会成为中国殖民

地，好可怕」。

这把椅子正面声音变成了这样：「你们在经济上是战胜不了日本的，所以你

们流泪。，你们在用如此肮脏的手段来讽刺我们日本。现在的经济才是所谓的战

场呢！你们在用我们的技术，使用着我们的所有的技术使你们的经济发展起来。

正因为你们害怕，所以你们在说谎！」「别不知好歹，一边在说自己是受害者，

一边在接连不断地制造航空母舰。好像是在失火现场用谎言来应付似的。南海不

是要占为己有吗？南沙群岛不也是吗？你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也要制

造核武器」。

日中双方都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容易受伤的姿态。我

自己对中国和日本的构造持有不同的见解，男性女性的构造上也有这种实感。这

时想起研讨会上的故事剧场里「和蔼可亲的祖父的回忆」，「男人」为了保护子孙、

妻子、父母，为了保护自己宝贵的东西，击败、驳倒对手、抓住他的致命伤是最

有效的手段。「南京大虐杀」用英文短语表示是「The Rape of Nanking」，为什

么用这样的词汇来表示呢？它意味着战争中的强奸和「慰安妇」的问题。女性寻

求男性的保护，渴求的越强烈，男人就越不能从这个强烈的剧本中摆脱出来。战

争是男人去做的，可在背后教唆的是女人。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日本的椅子，「没

必要变得那么强，不用那么保护我们，你们没必要勉强自己去努力。首先，对犯

下的罪行让我们好好地去道歉，然后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去解决将来的问题」，

我心里有一种冲动真想跑到他们跟前去诉说这些。

2007 年国际会议是在老年人的号召下举办的。在追悼会上自己的祖先对中

国人犯下的罪行感到很遗憾，向受害者谢罪。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中看到日本男

性流泪道歉的身影，就好像体验到了作为女人心灵上的安慰。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听到了好多被强奸被虐待的妇女和儿童的经历，多

次体会到女性如此受到伤害。在 2009 年的研讨会上，除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日本

学生以外，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带领这样的日本人小组，虽说没有办法，说

心里话感到又很遗憾又孤寂。在做完用雕塑中国人女性被强奸的练习之后，我们

相互拥抱着哭了起来。越过日中之墙，感到同是女性才有的相连接的那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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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在东京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跨越国界妇女的连接，审判由

于日本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在这里也存在和有分类的男人」战斗的一些男人。

军队的程序，利用性差别和种族差别等所有歧视权利，促使士兵暴力的高涨，非

人化的行为。实际上这次研讨会只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举行是不成立的。正因为如

此我有希望这次研讨会多由几位男性来参加。

6. 无助和行动

此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是「无助感」，特别是日本方面表达出对政府和右翼

的无力感，对此中国方面也感到很焦虑。「想做些什么，但能做的事情又很少，

感到沮丧而流泪」；「如果行就好，但是还是觉得不行」；「我真想作为日本人

的代表向中国道歉，但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作为日本人真是很懊恼。提起日

本政府，真是感到无能为力。怎么努力都感到无力」等。面对日本方面的失落感，

中国方面：「即使你们来道歉，日本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你们不想改

变自己的国家。如果想向我们道歉，首先改变自己的国家吧」；「日本真是改变

不了吗？想一想在这里的长辈们叙说的残酷现实吧。中国有句古老谚语就是「父

之罪，子去偿」，你们祖先所犯下的罪行，你们必须得接受。这是你们的命运。

你们的祖先在中国做了什么 ? 做了多么残酷的事情？作为人永远不能做的那么残

酷的事，你们是否知道这个事实？」。这样的词语就好像在发泄着什么。

之后，日本方面「在日本国内右翼舆论虽然很明显，很多都还是教育者或是

研究员。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因为讨厌中国而中途放弃的。我们之间如果有可以妥

协的地方就请妥协吧，恳求你们援助我们」流露出这样的话语。「请相信中国方

面，有的也想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要逃避历史。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放

弃道歉这个形式感到很憋气，在此，祈望日中双方一定要放下这个重担，千万不

要放弃」的鼓励的言辞。我们的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目前双方需要什么」，在

沃尔卡斯先生带领下逐渐地「同步走向同一个地方」。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下，大

家互相握手热烈的拥抱，参加者们沉浸在短暂的亲密感和衔接的纽带中，迎来了

研讨会的闭幕。

此次的研讨会使得我们在无力中感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看到了参加者们

决心从自我的行动开始。虽然是 HWH 的最后的阶段「社会服务和向创造活动

的转换」，也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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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一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同一性这个词。在 HWH 中包含着关于同一性的活动，在

别人面前说一说「我是○○○，哪国人」，试着看看你感觉到了什么？如果让日

本人中国人尝试说一下出生地或者出身国，可能会有人感到很尴尬。在接受了对

方的出身国之后，如果再进一步询问对方的出身地的话，最终会感觉到什么呢？

所谓的同一性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是什么？作为引言，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沃尔卡斯

先生的例子：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犹太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何印

象？我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感

觉自己就好像是一张白纸。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美国人。这让我感觉更为复杂。我认为美国

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让人感到很耻辱。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法国人，出生在法国，有法国人的公民权。

我感觉到美国电视节目像洪水一样泛滥，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国人」。

对于在美国生活有不同背景的人来说，「我是○○人」是比较熟悉的句子，

他们可以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同一性而毫无抵抗地去接受。相反在现

实中即使包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仿佛就没有那种意识，比如说对生活在自己国

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不很习惯「我是日本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听到时首先是

一种困惑的感觉。对「日本人的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恐怕右翼之间他们行得通。

在此，我想介绍自己的感受。在 2007 年初次到南京时，我曾经犹豫过把我

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放在什么位置为好。日本文化中我喜欢的部分很多，同时对日

本政府和日本也持有反抗和批评的态度，我就好像一直在保持一定距离而眺望着。

如果我接受不了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同一性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诚恳地对

中国人说「很抱歉」。但我的变化是当我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在一堆裸

体女人旁边的容光焕发日本年轻士兵的照片时，这如果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

或曾祖父，他们回到被野火烧尽的日本，他们在战后重建家园，然后我们出生在

那里成长在那里」，当我意识到这些时，那块土壤生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长大

成人。我毫无疑问地在那一瞬间接受了作为日本人的这个事实，那时作为加害者

的羞耻、悲痛、愤怒就好像在胸部里开通了一条路，让我觉得作为日本人一定要

向中国人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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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 2009 年的研讨会，第一次有了日本人同一性的参加者，他们作为

日本人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过去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不只是过去，还有痛苦

在战争伤痕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于那样的痛苦，我们要勇敢面对和

正视」，我觉得「肩负责任」并不可怕，「要踏实地好好地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

界里」。

这里围绕着徐京植（2000）「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论争进行整理和介绍一

下。徐先生说：把「靖国派」等有右派国民观的人放到右侧，（这是「本质主义

的国民观」），把国家国民论（非）的国民观放到左侧，（这是「构成主义的国

民观」）设定一个横向轴。只有这个横向轴是整理不了杂乱的责任论的，在此「作

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承认接受，还是否认或者拒绝放到竖轴上（见附图）。

承认、接受「作为日本人的责任」

不承认、不接受「作为日本人的责任」
（徐 , 2000,p.249）

A

B

C

D

构成主义的国民观 本质主意义的国民观

D 是代表「靖国派」的右派，是极右派势力。作为「自由主义史观」的小组

和小林义则的群体位置，C 一方面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为限定承认道歉和补偿的

同时有必要肯定民族主义的「国际标准·民族主义」，加藤典洋等能赋予这个位

置。B是从构成主义的立场开始的国民国家批判论，把国家相对化地被陷入在(到)

没有责任论，以上野千鹤子他们为代表。而作为我们的目标是 A。

沃尔卡斯(2009)把HWH的目标之一指定为「拆卸同一性文化·同一性国家」。

因为不少日本人，「没认识到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在拆卸之前，首先要把

它构成起来。以国家单位变动国际政治，除了亡命者和难民，任何人只要属于自

己国家的话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并且，没能经过「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的

认识和拆卸的训练，如果无意识地停留下来的话，有任何诱因而呈现出强烈的民

族主义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惊奇的。此次研讨会通过两把椅子对同一性进行认识，

得以每个人都倾听着，发生反复解体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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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有机会听了精神分析家埃尔曼先生的「记忆起童年时战争德国人」的

讲演，他说：「在日本能用德语，即是歌德，康德，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普朗

克用过的语言来做讲演。对我来说感到特别的光荣。德语是 20 世纪最大的政治

罪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使用的语言，一定给听者某些窘困的感觉」。以这

样的开场白来开始自己的讲演，日本人当中也会有吗？埃尔曼先生是出生在波兰

的德国人，作为德国人受过德军的迫害。他用「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国民」，

而是一个「会说德语的人」来总括和规定自己的同一性，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实感

兴趣。

8. 结束语

本稿不是十分充分的，回顾此次研讨会，面向今后会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课题。

至今还没能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要定义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此次研讨会的

标题是，「记忆南京 2011 年由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探索世代之间的连锁和修

复和解的可能性」。这仅仅是暂定的课题标题。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和平教育或者

心理疗法？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超越历史，教育，心理，艺术等范畴的工作，还没

有正式最后命名。

2009 年，提出了翻译和谁来做带领人的这个问题。有关翻译适宜地使用了

同声翻译，这样改善了好多。有关带领人的这个工作，让沃尔卡斯先生担任的同

时又得到剧团团员的合作。为了尽可能让中日协动进行，我们又做了好多工作。

以第三者立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具有很深的意义，为了以这个方式的活动得到

今后的继续扩大，培养新的带领人是不可缺少的。

2012 年 4 月有关人员将汇集于京都，我们将一起整理课题。为了能找到今

后的方向性，我们将探讨再次召开国际研讨论会。正如此研讨会在同心协力的情

况下得以实现，我们同样也期盼着今后的研究与和平活动是超越国境的，在相互

衔接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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